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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红军西方军的来龙去脉

�����1933

年
11

月中旬，中国工农
红军西方军在江西永丰县陶唐乡
金溪村（黄沙溪） 大祠堂正式成
立。关于红军西方军，过去很少有
人研究，笔者经多方挖掘史料，对
西方军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

以飨读者。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
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

1933

年
1

月中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也
从上海迁往瑞金。此后，鉴于蒋介
石坐镇南昌和采取分进合击战术
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严峻形势，

苏区中央局于
2

月
8

日作出《关
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
面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
各级党组织紧急行动起来，“在全
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
战”。

6

月
6

日，又发出《关于扩大
红军的决议》。

从上海迁至瑞金的中华全国
总工会， 广泛发动各行各业的工
人，如店员、手艺、苦力、运输等工
人参军参战， 于

8

月
1

日前在瑞
金成立了“工人师”，并举行誓师
仪式。该师受中革军委直接领导，

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
师。当时，全总在致“工人师”成立
的祝词中写道：“全总执行局热烈
庆祝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的
成立，这是

1933

年‘八一’给红军
纪念日的赠品， 工人师的每个战
士， 从今天起将要执行工农红军
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任务。 ”中
央警卫师共有兵力

12800

余人，

师长李松， 政委由全总苏区中央
执行局组织部长梁广兼任，下辖

3

个正规团，

1

个补充团（即预备
团）。 警卫师（工人师）诞生后，一
面担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一
面在瑞金进行军事训练， 提高作
战能力。

从
10

月开始，第五次反“围
剿”逐渐展开，双方军事对垒主要
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

西线和南线则相对平静， 主力红
军在西线的兵力也少。 中革军委
为了集中领导新组建的工人师和
各县地方武装，做到统一管理、统
一指挥， 有效地保卫苏区的西线
大门，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
方军”。

11

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
西方军在永丰县陶唐乡成立，江
西军区总指挥、 政治委员陈毅兼
任西方军总指挥， 江西军区参谋

长宋时轮、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分
别同时兼任西方军参谋长和政治
部主任。

当时，西线各县成立的独立
2

团、独立
3

团、独立
11

团、独立
13

团等地方独立团都归属西方军建
制， 主要任务是用游击战术阻碍
敌人构筑堡垒封锁线， 深入敌后
游击，破坏敌交通和补给线，牵制
敌人兵力。

12

月底，西方军所属独
立

2

团、 独立
3

团游击到敌后新
干县七琴圩， 消灭了国民党江西
保安

2

师大部，活捉师长李向荣，

缴获大量战利品。

后来， 敌人在西线增加修筑
碉堡部队，西方军深感兵力不足，

便在各县开展浩大的扩红竞赛。

以龙冈县为例，《红色中华》第
148

期第
2

版报道说： “龙冈县
1933

年
12

月，第一次扩红送到西方军
有

168

名， 第二次扩红又送
364

名，还送到地方武装部队
74

名。 ”

1934

年
1

月下旬， 东方军克
复福建沙县后， 蒋介石调整兵力
部署， 将国民党第六路军薛岳的
六、 七纵队的

5

个师即
59

师、

90

师、

92

师、

93

师、

99

师向江西永
丰、乐安推进。针对战局骤变的紧
迫形势，中革军委决定，中央警卫
师于

2

月划出
5500

人、

1660

支
枪， 在瑞金编为独立第

23

师，归
西方军建制，师长彭雄（后为孙超
群）、政委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谢
远崧（后为周桓），下辖

67

、

68

、

69

三个团。

4

月
14

日， 西方军总指挥陈
毅向周恩来、朱德呈文《关于西方
军活动情况与部署的报告》。 此
后，会昌、广昌相继失守，中央苏
区南北门户洞开，在西边，人们的
视线都在集中关注着龙冈的命
运，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龙冈也
岌岌可危。鉴于此，《红色中华》第
183

期通栏标题发出号召：“西方
战线的拼死决战———不让敌人占
领我们的龙冈。 ”

据西方军战士钟远生回忆：

“我在
1934

年旧历正月初参加红
军， 编在西方军刚成立的

23

师。

正月
19

日，我们走到上固的茶亭
背，遇到敌机轰炸，因为我们是新
兵，不会隐蔽，被敌人发现目标，

丢下几个炸弹，扫来一阵机枪，我
们这个排都是良村人， 全部牺牲
或负了伤。 在红军医院住了两个
月，伤好时已是阳历

4

月初，我在
龙冈归队， 当时我们师在龙冈筑

炮楼，用禾桶屯粮屯水，上级说要
在龙冈‘定生死’，意即打不赢就
死在这里。 ”

4

月
30

日，国民党
92

、

93

、

99

师进犯龙冈，西方军的第
23

师与
独立

2

团、独立
3

团共约
7000

人
并肩御敌，龙冈顿时炮声震天，烟
雾弥漫。 据台湾出版的薛岳编著
《剿匪纪实》写道：“

30

日，

99

师派
590

团团副黄鹤之先遣支队长，率
领侦探队三队、步兵四连、迫击炮
一连、机关枪一排，先向龙冈攻击
前进，占领龙冈东北高地。

5

月
1

日晨，

295

旅山炮一连进占龙冈，

匪军
23

师、独立
2

、

3

团分踞龙冈
西南一带高地， 并以一部死守龙
冈北端堡垒。 激战竟日， 匪卒不
支，纷纷向兴国古龙冈溃窜。惟龙
冈北端匪堡坚固异常（笔者注：

1

—

3

月， 千余民工在龙冈北端入
口处秤砣寨修筑了上下

3

层能容
纳一连兵力和军火粮食的地下大
暗堡，周围布满隐藏竹钉，工事十
分坚固），虽叠经炮火轰击，皆未
奏效。 继由该旅

590

团第
1

营奋
勇冲锋， 肉搏十余次， 迄午后

5

时，始将该匪堡攻破，才确实占领
龙冈。 ”

西方军这次著名的龙冈保卫
战，虽因敌众我寡而失守，然敌亦
伤亡严重， 据敌方公布的保守资
料称：“阵亡

7

人， 负伤
41

人，被
俘

132

人。 ”其实西方军歼敌数可
见《红色中华》第

189

期第
2

版报
道：“据一俘虏说，敌

99

师进攻龙
冈时， 伤亡四五百人， 阵亡团长
一，连长二，伤营长二，其师长亦
受伤。 ”

6

月初，中革军委为诱打入侵
龙冈之薛岳部， 调集

1

、

3

军团主
力秘密在古龙冈至黄陂以北设
伏，朱德亲临兴国指挥，令西方军
施行“诱敌深入”策略，将敌

99

师
诱到君埠来。

6

月
8

日，

99

师上午
10

时进攻君埠银龙下西方军独立
团阵地，双方激战正酣，下午彭德
怀率红

3

军团赶至， 包抄了敌退
路， 敌见红军主力上万人前来参
战，连忙下令撤退。据薛岳编著的
《剿匪纪实》 记载：“

6

月
8

日上午
7

时，第
99

师（欠一旅）由龙冈出
发，

10

时攻占银龙下，当派第
593

团继续南攻，激战
2

时许，突出反
攻，反复肉搏，十有余次，彼此伤
亡极大。我团长梁启霖、团副翁剑
秋，营长刘国光、龙水津等，又皆
夺战负伤， 旋派

594

团第
2

营驰

往急援，该营长杨薰又力战殉职，

当以众寡悬殊， 乃令所部撤回银
龙下及其北端一带高地， 与杨公
山之匪成持久对峙之局。 是役与
我激战之匪，为伪第

3

军团全部，

系由黄陂方面窜来者， 合伪第
23

师及独立第
2

、

3

团等， 约
2

万余
人。 ”据敌方公布的保守资料称，

此役“阵亡官佐
7

人， 士兵
130

人，负伤官佐
3

人，士兵
63

人”。

其实根据许多资料， 西方军和
3

军团还俘虏了敌
400

余人，击溃
1

个团又
1

个营，伤敌团长
1

人、团
副

1

人，毙敌营长
1

人。

7

月上旬， 中革军委将永丰、

兴国、 泰和等几个县的独立团编
为

61

团、

62

团和
63

团（也称赣江
团）。

8

月下旬，

61

、

62

两团整理
补充后与赣江团合并成立

21

师，

约
3000

人，师长周昆，政治委员
黄苏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此后，由于红军分六路把守，

兵力不敷分配， 且西方军不适应
新战场指挥， 加上总指挥陈毅负
重伤，

9

月
21

日，中革军委将西方
军所辖的

23

师和
21

师在崇贤合
编为红一方面军第

8

军团， 辖
2

师
6

团，兵力
10922

人，枪支
3476

支，子弹
180341

发，手榴弹
10006

颗，梭镖
816

杆，马刀
50

把，迫击
炮

2

门，炮弹
104

枚，药品
26

担，

盐
4050

斤，冬衣
9500

件，金银币
值

147000

元。

10

月上旬， 朱德电令
8

军团
立即转移，准备突围。

13

日，中革
军委规定各军团、 各师进行联络
的代号，

8

军团叫“济南”，

21

师叫
“定南”，

23

师叫“龙南”，随
3

军团
跟进，担任右翼拱卫。

17

日，

8

军
团从社富出发， 过于都河突围长
征。 至

11

月
15

日，

8

军团连续突
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湘
江战役中，

8

军团战斗力较弱，落
在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面。

12

月
1

日上午， 凤凰嘴渡口浮桥被炸
断， 涉水渡江的

8

军团指战员受
到敌机轰炸，几乎全军覆没。当天
夜里，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清点队
伍，发现

8

军团万余人仅剩下
600

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在内也不
过

1000

人。 鉴于
8

军团损失惨
重，不成建制，

12

月
18

日，中央政
治局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取消

8

军
团番号，余部并入

5

军团。

如此，红军西方军存在
10

个
月，

8

军团存在
3

个月， 成为红军
战史上成立时间最短的部队。

(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警卫员讲述项英、周子昆遇难细节
我的父亲黄诚在

1937

年
“七七事变” 后参加了新四军，

1939

年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
昆同志的警卫员。父亲经历了惊
心动魄的“皖南事变”，见证了项
英、周子昆等军首长遇难的前后
经过。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子昆指
挥若定，与项英副军长等人察看
地形，研究突围路线，与叶挺军
长一起调动部队反击敌军，从

1

月
6

日至
13

日， 一直在军部
坚守， 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敌
军的进攻。

13

日晚上军部被
冲散，他还带着警卫员黄诚等几
个警卫班的战士， 掩护叶挺军
长、 项英副军长等人先撤离，自
己最后在黄诚的保护下撤出了
石井坑。

第二天，两人躲在一个荆棘
窝里，任凭搜山的敌人在外面狂
喊乱叫，黄诚手提驳壳枪守在周
子昆前面。 直到天黑，两人才爬
出来活动一下身体。整整三天三
夜，黄诚与周子昆白天隐蔽在荆
棘窝中，躲避着敌人不间断的搜
山， 晚上则出来找玉米芯子充
饥，天寒地冻，俩人互相拥抱取
暖，抵御饥饿和寒冷。 第四天夜
里，周子昆、黄诚两人转移到一
个大茅草荆棘窝时， 与项英副
军长等十几个战友意外重逢
会合。 此后，项英、周子昆两
位军首长在大山深处隐蔽的日
子里，黄诚一直警卫在他俩身边
寸步不离。

1941

年
3

月
13

日， 项英、

周子昆隐蔽在一个叫蜜蜂洞的
地方。 这天晚上，天空突然下起
了夹杂着冰雹的大雨，蜜蜂洞里
寒气逼人。两位军首长在洞中的
岩石板地上用石头画了个棋盘
下棋，心态平和，镇定自若。黄诚
说
:

“天太晚了，首长休息吧。 ”周
子昆边下棋边回答

:

“黄诚，你先
睡吧。 ”黄诚靠着洞里面头枕着

驳壳枪先睡下了。

黄诚多次回忆叙述过洞中
细节，那是一个极其隐蔽的小山
洞，坐落在半山腰上，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 山下则由李志高、刘
奎等几十名新四军干部、战士严
密守卫，相对比较安全。 天然岩
石形成的洞口不大，洞内中间岩
石平坦，稍微向上凸起，整个山
洞最高处约两米，靠里面石壁则
斜下去，伸不直腰，可容纳四至
五人躺下休息。洞中最里面石壁
上一直渗漏滴水， 地下也很潮
湿，非常阴冷，故黄诚一直睡在
里面，洞口则由项英的副官刘厚
总把关值守，当晚四人睡的位置
由里到外是黄诚、周子昆、项英、

刘厚总。

当天深夜，刘厚总趁洞中三
人熟睡之际，一手拿枪，一手举
火，残忍地对着项英、周子昆、黄
诚连开数枪，自认为已将三人打
死， 搜刮了两位军首长随身财
物，骗过山下警卫的几十名战士
逃跑了。黄诚多次回忆这惨痛的
经过，悲愤沉痛。 刘厚总的第一
枪打在他脖颈处， 当时头部一
麻，他下意识地右手抬起摸头下
的枪，又是一声枪响，右手便抬
不起来，人就昏迷了。

当刘奎等人哭喊着把他从
血泊中救醒时，黄诚身负重伤但
还能说话， 颈脖被子弹打穿，血
流不止。当得知刘厚总已打死项
英、周子昆首长时，黄诚禁不住
泪流满面，万分悲愤。 刘奎安慰
好黄诚， 又与战友们一道将项
英、周子昆两位首长的遗体抬到
离洞口近百米的一个山坳处掩
埋，留下记号。刘奎对战友们说，

等革命胜利了， 我们再回来认
取。 掩埋好首长，刘奎就背着重
伤昏迷的黄诚，和战友们一道撤
离了蜜蜂洞。

（关索摘自《人民政协报》，

黄维华文
)


